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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俊吉 

摘 要 

《華嚴經》在中國是一部影響力極大的經典之一，在隋唐之際，祖師大德便

依據此經詮釋教義、開宗立派。為了推廣華嚴教法，在唐代時更發展出相關的華

嚴經變造像藝術，主要由「七處九會圖」與「華嚴藏海圖」所構成。在唐五代時

期，《華嚴經》的流傳主要以抄寫為主，隨著雕版印刷術的發達，到了宋遼金時

期，《華嚴經》的流傳改以木雕刊印本為主。此時，為了使經典更加莊嚴，以及

強調以圖說法的重要性，有些刊刻《華嚴經》的各卷前後，便加入扉頁圖。當時，

中國並非大一統的王朝，宋國北方先後出現遼與金的政權，西北方有西夏，西南

方有大理國，這些政權基本上對於佛教展給予扶持態度，使得各國都有發現刊刻

《華嚴經》的案例，不乏在經卷中配置扉頁圖，而各地域的扉頁圖呈現出各民族

的特色性。本文將大理國刊刻的《華嚴經》，經卷中配置扉頁圖的造像案例，進

行探討，釐清其造像特色與時代性意義。 

關鍵詞：華嚴教主、華嚴十菩薩、八大菩薩、智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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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宋遼金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地域分治的時代之一，在宋國的西南邊陲有段式家

族所建構的大理國之政權，北方先後有契丹人所建立的遼國，以及女真人所建立

的金國，這些政權的統治者，大體上相當崇佛，使得佛教得以蓬勃發展。在大理

國的佛教造像別具一格，帶有地方民族特色，傳世與出土的佛教文物，主要以立

體造像、法器為主，至於刊印佛經與寫經的部分相對較少。 

大理國刊印佛經與寫經的傳世之作不多，有其歷史緣由，在永樂十九年（1421

年）大理府法藏寺住持大阿黎董賢（生卒年不詳）所撰〈趙州南山大法藏寺碑銘〉

記載，明初洪武壬戌（1382 年）攻入雲南時，將領大量焚燒大理國所藏經卷，許

多文物難逃此浩劫。1就針對材質而言，經卷與書畫本來就不易保存，尤其在雲南

該地氣候潮濕，加速紙張有機質的老化與裂解，使其更不容易存世。而今可見到

相關作品，便顯得彌足珍貴。在美國大都會博物館典藏一件北宋政和六年（1116

年），由當時大理國相國高泰明（？－1116 年），請高僧抄錄一套精美的《維摩詰

經》，作為國禮贈於宋國使者。2雲南省博物院藏有大理國天開十九年（1223 年）

的《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一卷。1956 年在大理市鳳儀北湯天法藏寺發現一批兩大

櫃經卷，其中南詔大理時期寫經達三十餘卷。31978 年至 1981 年在進行崇聖寺三

塔維修時，發現一批佛經，多為密法與華嚴的經典，但多數經典已腐朽碳化無法

修復。41981 年雲南省文物修復團隊，在修葺大理市佛圖塔（俗稱蛇骨塔）先後

發現經卷二批，共十餘種，包含大理國晚期至元代初期佛經。5 

關於，大理國大量刊刻佛經，應該和入宋迎請佛經有關，最早的記錄在《南詔

野史．段智廉傳》記載：「使人入宋，求大藏經一千四百六十五部，置五華樓。」6

此時，大理國亨天帝段智廉（？－1204 年，1200-1204 年在位），遣使入宋求經，

和自身篤信佛教有關。此時，南宋帝王為寧宗趙擴（1168-1224 年，1194-1224 年

在位），正值朝廷準備發動伐金前夕，關於大理國入宋所迎請的藏經為何，文獻

中並未詳述，尹恒認為入宋所迎請的藏經應該是圓覺藏。7迎藏入大理國後，也帶

動大理國的統治者摹刻藏經的風氣。 

 
1 碑文云：「今之法藏，乃趙州知周段信祥苴祥、請平老比丘，並楊善等，前來錢塘印造三乘大

藏經文，置於本州大華嚴寺。至大明聖世洪武壬戌（1382 年）春，天兵入境，經藏毀之。餘等儉

歲之中，救得二千許卷，安於石洞。數年之間，切念斯之聖教。唯啟豐珠，為窺全寶。予等前法

滇池，於太慈、圓通二寺之中，請的五千餘卷，捋來本郡，合為一藏。洪武三十五年（1392 年）

命工起茲藏殿，以經置之。」轉引至張錫祿，〈宋明以來華嚴經典在雲南大理的傳播與應用〉，《華

嚴學報》第 5 期（新北市：中華民國佛教華嚴學會，2013 年 6 月），頁 79。 
2 李霖燦，《南詔大理國新資料的綜合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1967 年），頁 3-6。 
3 楊世鈺、趙寅松主編，《大理叢書．大藏經篇》卷一（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年），頁 34。 
4 姜懷英、邱宣充，《大理崇聖寺三塔》（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年），頁 121-124。 
5 楊世鈺、趙寅松主編，《大理叢書．大藏經篇》卷一，頁 35。 
6 轉引李玉珉，《觀音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0 年），頁 241。 
7 陳璞、尹恒編，《雲南古本經籍遺珍十種》（昆明：雲南美術出版社，2013 年），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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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學界關於大理國的刊經與抄經探討並不多，尤其著重於華嚴領域，以張

錫祿發表〈宋明以來華嚴經典在雲南大理的傳播與應用〉一文探討為代表。8此

外，楊世鈺主編的《大理叢書‧大藏經篇》共五卷（冊），也全文收錄大理出土

與發現的相關重要刊經與抄經，期中不乏《華嚴經》的內容。9但對於大理國刊刻

《華嚴經》中的扉頁圖，並未有專門論述探討，故引發筆者好奇，本文將針對筆

者所蒐集到，大理國刊刻《華嚴經》中有扉頁圖的部分進行探討，以釐清此時期

該地域的華嚴造像特色。 

二、 佛圖塔出土《華嚴經》的〈文殊菩薩當機啟問圖〉 

關於，雲南大理佛圖塔出土的經文資料，因為年代久遠損毀相當嚴重，紙張

有機質經過自然老化而脆弱，經卷當時用棕葉繩綑綁後封泥，有些經卷受到蟲蛀

鼠咬之破壞，使得經卷脫落散亂無章。10世人難以窺知全貌，直到 1993 年才整理

出版《大理叢書‧大藏經篇》，世人才可窺知其貌。但甚為可惜，在第一卷收錄

二張佛圖塔出土的《華嚴經》修復後的扉頁圖，但圖檔甚小，難以窺知細節（圖

1、圖 2）。另外，在第五卷則使用黑白印刷，收錄佛圖塔出土的《華嚴經》內容，

但受到印刷媒材的限制，相關扉頁圖的解析度不高，畫面也難以仔細判讀。 

 

圖 1 大理佛圖塔發現《華嚴經》殘卷，已修復。 

 

圖 2 大理佛圖塔發現《華嚴經》殘卷，已修復。 

 
8 張錫祿，〈宋明以來華嚴經典在雲南大理的傳播與應用〉，《華嚴學報》第 5 期，頁 75-109。 
9 關於《華嚴經》主要收錄於《大理叢書．大藏經篇》第四卷與第五卷。詳參楊世鈺、趙寅松主

編，《大理叢書．大藏經篇》卷四，頁 47-419。《大理叢書．大藏經篇》卷五，頁 411-768。 
10 張錫祿，〈宋明以來華嚴經典在雲南大理的傳播與應用〉，《華嚴學報》第 5 期，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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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叢書‧大藏經篇》第五卷中所刊印佛圖塔出土的《華嚴經》，皆為《八

十華嚴》，寫本計有：第六十二卷、六十三卷為長卷殘本，屬於大理國或元初寫

本。刻本皆為經折裝，屬於南宋至元初，或大理國晚期至元初製作，計有：卷三，

首尾殘缺，僅存中間部分，版心中刻「拱三」，頁碼及序號。卷四，首尾殘缺，

僅存中間部分，版心中刻「拱四」，頁碼及序號。卷五，卷首殘缺，版心中刻「拱

五」，頁碼及序號。卷二十八，首尾殘缺，僅存中間部分，版心中刻「帙三」、「章

六」、「章七」、「章八」，頁碼及序號。卷五十二，卷尾殘缺，版心中刻「黎二」，

頁碼及序號，卷首與卷尾皆配置扉頁圖。卷五十四，卷尾殘缺，版心中刻「黎四」，

頁碼及序號，卷首配置扉頁圖。卷五十七，卷首殘缺，版心中刻「黎七」、「十六

末」，頁碼及序號。卷七十五，卷尾殘缺，版心中刻「臣五」，頁碼及序號，卷首

置扉頁圖二張。 

相關扉頁圖，皆屬於大理國晚期至元代初期製作，在卷五十二為《八十華嚴．

如來出現品》第三十七之三。在卷首與卷尾處，各配置一張〈善財童子圖〉（圖

1、圖 3），體量甚大的善財童子像為單尊像，呈現童子貌，菩薩裝，當胸合十，

跣足而立蓮花之上，善財童子身後配置頭光，上方配置華蓋，華蓋正上方刻榜題

「功德藏」。11表示善財童子歷經五十三參，圓滿菩薩行，勵行普賢十大願，累積

無量功德藏海，遊戲於華嚴法界之中，故稱功德藏。 

在卷首〈善財童子圖〉旁，接續另一幅佛會扉頁圖，〈文殊菩薩當機啟問圖〉

（圖 4），在扉頁左上隅榜題刊印：「世尊在耆闍崛山，與諸大眾八部鬼神共會說

法，爾時會中新發意菩薩欲從佛求長壽，文殊菩薩當機啟問。」12該卷經文和此

經變扉頁圖，並未直接聯繫關係。首先，該品在《八十華嚴》的七處九會中，屬

於第七會普光明殿會，此時，佛在摩竭提國阿蘭若法菩提場的普光明殿中說法，

但榜題卻指向摩竭提國的耆闍崛山（靈鷲山），二者地點有所出入。其二，關於

榜題中文殊菩薩從佛求長壽的問題，在第七會中經文中並無問佛求長壽的事情，

但在第五會兜率天宮會，依據《八十華嚴．十迴向品》會主金剛幢菩薩，發菩提

心，增壽，利益一切眾生。13其三，在第七會中文殊菩薩並未說法，說法的法主

是普賢菩薩，榜題中「文殊菩薩當機啟問」有對應不上的問題。 

 
11 《大理叢書．大藏經篇》的善財童子圖，在卷第五十二、五十四、七十五都出現善財童子使用

同樣的圖，卷五十二榜題抄錄為「功德贊」，卷七十五榜題抄錄為「功德藏」，書中抄錄「功德贊」

有誤，應該為「功德藏」。楊世鈺、趙寅松主編，《大理叢書．大藏經篇》卷 5，頁 603、737。 
12 楊世鈺、趙寅松主編，《大理叢書．大藏經篇》，頁 603。 
13 《大方廣佛華嚴經》云：「『願一切眾生發菩薩心，具足智慧，永保壽命，無有終盡；願一切眾

生住無量劫，供一切佛，恭敬勤修，更增壽命；願一切眾生具足修行，離老死法，一切災毒不害

其命；願一切眾生具足成就無病惱身，壽命自在，能隨意住；願一切眾生得無盡命，窮未來劫住

菩薩行，教化調伏一切眾生；願一切眾生為壽命門，十力善根於中增長；願一切眾生善根具足，

得無盡命，成滿大願；願一切眾生悉見諸佛供養承事，住無盡壽，修集善根；願一切眾生於如來

處善學所學，得聖法喜無盡壽命；願一切眾生得不老不病，常住命根，勇猛精進，入佛智慧。』

是為菩薩摩訶薩住三聚淨戒永斷殺業善根迴向，為令眾生得佛十力圓滿智故。」［唐］實叉難陀

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二十七，輯錄《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10 冊（臺北：世樺出版社，1994

年），頁 149 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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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善財童子圖〉，《八十華嚴》卷

五十二卷尾處扉頁圖，紙本刊印，高

31cm，雲南大理佛圖塔出土。 

圖 4 〈文殊菩薩當機啟問圖〉，《八十華嚴》卷五十

二卷首處扉頁圖，紙本刊印，高 31cm，雲南大理佛圖

塔出土。 

由此看來，〈文殊菩薩當機啟問圖〉可能是借用其他經典的扉頁圖，置放於

《華嚴經》某些卷首前方的通用扉頁版畫之一。筆者認為該扉頁圖，可能是《佛

說長壽滅罪護諸童子陀羅尼經》的經變情節，該經佛說法處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

在會中有新發意菩薩共四十九人，向佛求長壽命，由文殊師利菩薩代為請示，佛

陀宣說此長命壽經，能滅諸重罪而增壽無量。14這些經文內容與畫面榜題記載，

對照有高度一致性吻合。 

〈文殊菩薩當機啟問圖〉畫面中如來結跏趺坐蓮臺之上，佛左側站立迦葉尊

者，佛右側站立阿難尊者，佛身後兩側共配置七尊菩薩，菩薩之間站立五尊天龍

八部護法神，佛的右側站立另一組五尊群像護法神，佛的上方呈現諸佛雲集場面，

佛的右下隅，三位人物跪地，班首為文殊菩薩，雙手合十，仰望世尊，恭敬求法，

菩薩身旁跪坐一位王者貌，頭頂戴大理王獨特的高冠，手持柄香爐，王身側又跪

坐一尊人物。 

此外，卷五十二的卷尾接一幅〈善財童子圖〉，同該卷首的〈善財童子圖〉

雕版。另外，卷五十四，卷首配置扉頁圖，同卷五十二〈文殊菩薩當機啟問圖〉

雕版。在卷五十四卷尾扉頁圖為〈善財童子圖〉，此圖同卷五十二的〈善財童

子圖〉。 

 
14 ［唐］佛陀波利譯，《佛說長壽滅罪護諸童子陀羅尼經》，輯錄《卍新纂大日本續藏經》第 1 冊

（東京：國書刊行會，1975-1989 年），頁 394 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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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佛圖塔出土《華嚴經》的〈七處九會圖〉 

在卷七十五，卷首的兩幅扉頁圖，首先為〈善財童子圖〉該圖案同卷五十二、

卷五十四的〈善財童子圖〉雕版。在〈善財童子圖〉後方接另一幅〈七處九會圖〉

（圖 5）該畫面一共分為九場畫面，由榜題可知由左至右，由上而下依序排列。 

第一會在左上隅，中心描繪一佛結跏趺坐，雙手當胸結智拳印，佛身後大放

光明，佛左右側各配置一尊脅侍菩薩，佛前左右方各跪坐一尊供養菩薩。在第一

會的正下方為第二會，構圖布局與第一會相似，在佛的正前方多了一尊跪坐請法

菩薩。第三會位於第一會右側，其下方為第四會，兩會的中心偏右處，出現一道

明顯的殘缺裂痕，但整體上還不影響畫面判讀。第三會中畫面人物布局與第二會

相似。第四會，畫面中矗立一棟樓閣，樓閣內端坐一佛，左側配置一尊脅侍菩薩，

樓閣外一尊菩薩端坐蓮臺，似乎正在與樓閣內的佛對話，空地前方下面跪坐一群

聽法菩薩。第五會位於畫面正中心的上方，即第三會的右側，佛高坐於蓮臺上，

佛前平臺跪坐三尊菩薩聞法。 

第六會位於第一會下方，其人物配置結構同第一會。第七會位於第六會之右

側，畫面主尊為一佛二菩薩式的構圖，但右側的脅侍菩薩已經損毀嚴重，漫滅不

明，僅存部分配飾，佛前跪坐一尊人物請法。第八會位於第七會下方，描繪一棟

廣大樓閣，屋外祥雲處，站立幾位護法神，闡釋佛在普光講堂說法，但畫面並未

將佛說法的場景繪出。 

第九會位於畫面的最右側，亦可分為上下兩個部分，上方中央為一座大塔廟，

周圍有許多人物圍繞，中善財童子跪坐恭敬求法，表現出經典的第九會，文殊菩

薩到福城東，莊嚴幢娑羅林中大塔廟說法，此時，善財童子與諸童子前來聽法。

塔廟畫面下方的場景，畫面中心為文殊菩薩，乘坐於獅子身上，善財童子此時已

發菩提心，跪地求法，文殊菩薩便指引善財童子南參之行。在文殊菩薩的右側，

描繪出一位比丘站在山頂，善財童子站於下方，向上仰望，恭敬合十求法，展現

出文殊菩薩指引善財童子南參，首參功德雲比丘的場景，以此代表善財童子開啟

南巡問道之旅，最後圓滿佛道，成就菩提。 

 
圖 5 〈七處九會圖〉，《八十華嚴》卷七十五卷首處扉頁圖，紙本刊

印，高 31cm，雲南大理佛圖塔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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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元寧齋藏《華嚴經》的〈七處九會圖〉 

大理國時期刊印華嚴經變扉頁圖，除了政府文化有關單位所典藏外，亦有私

人收藏的特色精品，在 2013 年雲南美術出版社發行《雲南古本經籍遺珍十種》，

書中內容為私人元寧齋所藏的雲南地方古版佛經，其中有一幅刊刻大理國晚期的

《華嚴經》卷第四十六，卷首配置扉頁圖（圖 6）。 

此卷《華嚴經》經摺裝，書衣部分為藍色布紋包覆，右上方以白字書寫「大

方廣佛華嚴經」；右下方以白字書寫「卷第四十六」，經書尺寸高 30.5 公分，寬 11

公分，經書紙質似浸潢皮紙，紙張表面蟲蛀多處，卷首配一幅 5 摺面扉頁圖，後

方接經文，每摺面寬 23.2 公分。 

經文標題書「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四十六」下方空格，後接「育六」，表示

該經卷本為某套大藏經的千字文編號，但歷代所知藏經對不上，該套大藏經刊刻

不明，該本極可能為海內外孤本。尹恒認為該刻本可能是依據宋代迎請圓覺藏為

底本重新翻刻，在卷首的扉頁畫，又融入大理國的造像風格。15 

該扉頁圖外框使用連續性的金剛杵紋飾裝飾，畫面一共配置八處刊印文字，

以及一處榜題墨書文字。畫面右隅處，體量較大的墨框，框內刊印「南無華嚴海

會佛菩薩」，闡明該扉頁圖表現，華嚴佛會中諸佛菩薩雲集場景。其餘七處刊印

墨書，體量較小。其中，畫面中央的主尊為華嚴教主，佛的左上方刊印「菩提場

阿蘭若處」表示第一會，扉頁圖中央佛會兩側，分上、中、下三層，各描繪三座

宮殿，每座宮殿皆配置榜題文字，左下為「普光明殿處」表示第二會、第七會、

第八會；左中「夜摩天宮處」表示第四會；左上「他化自在天宮處」表示第六會；

右下「逝多園林處」表示第九會；右中「忉利天宮處」表示第三會；右上「兜率

天宮處」表示第五會。除了第一會以外，其餘各會並未繪製佛菩薩會中雲集的場

景，僅描繪出廣大華麗樓閣，以此表示佛會於宮殿內展開。 

畫面中央主尊為華嚴教主，面如滿月，螺髮，身披通肩式袈裟，結跏趺坐於

蓮臺上，雙手當胸，結智拳印，身後配置大圓光，與大放光明放色性線條，佛上

方配置華蓋，華蓋兩側各三尊相對的坐佛，乘祥雲而至，表示十方諸佛雲集。佛

兩側各配置四尊菩薩，合計共計八尊，極可能為八大菩薩。佛的正前方跪坐一位

請法菩薩，菩薩身旁站立一尊雙手合十，跣足而立的善財童子。佛兩側菩薩的外

側，各站立五尊天龍八部的護法神祇。 

 
15 陳璞、尹恒編，《雲南古本經籍遺珍十種》，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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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七處九會圖〉，《八十華嚴》卷四十六卷首處扉頁圖，紙本刊印，高 30.5cm，私人藏。 

左側護法神祇由下而上需序排列，最下方一尊身著甲冑，右手當胸，左手持

金剛杵，應為密跡金剛神。其後方站立一位，頭戴通天寶冠，身著圓領寬袖大袍，

手持笏版的天神，應為梵天。梵天的後方右側，一位鬼面臉，張口利牙，逆髮上

揚，上身裸體，肩披獸皮，雙手開掌當胸，右手高舉持劍，此位應該為夜叉神。夜

叉神的左側一位男者，身著交領長袍，雙手當胸合十，頭戴獅頭帽，應該為香氣

供養的樂神乾達婆。夜叉神後方一位男性護法神，雙手持笙吹奏，該畫面的的嘴部

殘缺，但按照明初覆刻本來看，呈現鳥嘴，由此來看應為大鵬金翅「迦樓羅」。16 

右側護法神祇由下而上次序排列，最下方一尊身著甲冑，雙當胸抱掌，應為

天王。天王後方站立一位六臂護法神，逆髮，兩手當胸合十，兩手舉至肩處，兩

手舉至肩上手托日、月，此位應為阿修羅王。阿修羅王左側站立一尊天王，頭戴

寶冠，身著交領長袍，雙手持笏版的天神，應為帝釋天。帝釋天的後方站立一位，

鬼面臉，張口利牙，逆髮上揚，頭頂戴骷髏頭，胸前披瓔珞，上身裸體，右手持

大刀，應為緊那羅。緊那羅上方，一位男性，頭戴冠，穿著寬袖大袍，雙手持一

物，是乎法螺，應為龍王。 

五、大理國的華嚴經變扉頁圖的特色 

宋遼金時期地域分治，遼、金、宋、西夏、大理國，各地域華嚴教法或強或

弱皆有其一定影響力，目前發現皆有相關華嚴經變與扉頁圖傳世，但仔細比較可

以發現，各地域華嚴表現各有異同，展現出地域性的特色。在大理國的華嚴扉頁

造像有以下幾點特色。 

 
16 圖片參見，余鍾韵編，《雲南明清經本拓刻選》（昆明：雲南美術出版社，2001 年），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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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華嚴教主與大日如來手印混用 

華嚴與密法本來就有一定的聯繫關係，按佛教史而言，華嚴教法為顯教中最

終的完滿大集成，闡述佛的境界、菩薩行、以凡轉聖入法界，進入華嚴教主身，

對於後來密教有深遠的影響。宋遼金時期，有時認知上將華嚴教主與密法的大日

如來視為同等重要，在造像上產生混用的情況，因此將華嚴教主雙手結手結智拳

印，頭戴五佛寶冠，身著袈裟的樣貌出現。華嚴教主身著袈裟源於北朝至唐以來，

常見的造像傳統延續。密法金剛界的大日如來，則身著菩薩裝，披瓔珞裝飾，頭

戴五佛寶冠，雙手胸前結智拳印。 

遼、金、西夏的華嚴教主常見到，雙手胸拳智拳印，頭戴寶冠或不戴寶冠的

樣貌出現，例如山西應縣木塔出土遼代的《大法炬陀羅尼經》卷第十三的扉頁〈佛

會圖〉，與山西博物院藏《中阿含經》卷第三十六的扉頁圖雕版同。17扉頁圖與經

文內容，二者並無聯繫關係，為一版多用，畫面中的華嚴教主便呈現此造型，並

戴寶冠。在 1981 年大同市四老溝磚塔地宮出土，繪製於金大定十二年（1172 年）

的〈殘佛像帛畫〉也是如此。黑水城出土金代刻本編號 TK142 的〈普賢行願變

相圖〉亦是如此。黑水城出土西夏刻的華嚴教主皆身著袈裟，雙手當胸結智拳印，

頂上有戴冠與不戴冠之別，戴冠作品為 TK61，不戴冠 TK72、TK98、Дx8270 等

等。至於，宋土的華嚴教主，通常身著袈裟、頭戴寶冠，但手不喜用智拳印，在

江浙一帶喜用佛光三昧印，例如杭州飛來峰石窟，於北宋乾興元年（1022 年）所

刻，第 5 窟〈盧舍那佛會〉便是如此。18在四川、重慶一代喜用抱拳印，例如安

岳茗山寺第 5 窟、安岳毘盧洞第 8 窟、安岳華嚴洞的華嚴教主皆是如此。 

大理國佛圖塔出土《華嚴經》的〈七處九會圖〉，與元寧齋藏《華嚴經》的

〈七處九會圖〉中的華嚴教主，皆是雙手當胸，右手在上，左手在下，結智拳印，

反而與宋代的華嚴教主慣用手印有別，與遼、金、西夏的華嚴教主常用手印相同。

但大理國的華嚴教主都不戴冠，而遼、金、西夏卻常用之。此外，大理國的造像

還融合當地的造像文化特色，〈七處九會圖〉中的多尊華嚴教主偏袒右肩，露出

右胸與右手臂的造像，此與宋、遼、金、西夏的華嚴教主常使用通肩式袈裟有別。 

（二） 華嚴教主眷屬的菩薩配置 

華嚴被視為圓教之法，教義思想上以「十」圓滿，在宋遼金時期，華嚴教主

兩側配置脅侍菩薩，常見較簡易的配置，便是配置文殊與普賢菩薩，構成華嚴三

聖為主，而外圍有時在配置其餘菩薩、天龍八部護法等眾，例如黑水城出土西夏

本 TK61、TK72、TK98 的扉頁圖。另外，也有一類造像，是將華嚴教主兩側，

共配置十尊菩薩，以表示華嚴十菩薩，象徵華嚴的圓滿與獨特性，例如黑水城所

 
17 黃士珊，〈唐宋時期佛教版畫中所見的媒介轉化與子模設計〉，輯錄石守謙、顏娟英主編《藝術

史的漢晉與唐宋之變》（臺北︰石頭出版社，2014 年），頁 420-421。 
18 陳俊吉，《宋遼金時期華嚴造像研究》（南投：財團法人國際佛教法林基金會，2023 年），頁 79-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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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西夏刻本Дx8270、金代刻本 TK142。北宋元祐七年至紹聖三年（1092-1096

年）山西高平開化寺大雄寶殿內的〈華嚴教主與華嚴十菩薩〉壁畫便是如此。臺

北故宮博物院所庋藏一套，北宋淳化至咸平年間（990-1000 年）杭州隆興寺刊本

《華嚴經》，第一卷配置一幅〈七處九會圖〉扉頁圖，其中畫面中心的佛會，體

量較大，佛兩側各配置五尊菩薩，構成華嚴十菩薩。 

大理國佛圖塔出土《華嚴經》的〈七處九會圖〉，各會主要以華嚴三聖像為

主。至於，元寧齋藏《華嚴經》的〈七處九會圖〉中的華嚴教主，畫面中心華嚴

教主，兩側各配置四尊菩薩，構成八尊菩薩，此八尊菩薩特徵不明確，難以一一

辨別身分。華嚴體系使用八大菩薩明顯與宋遼金有別，而大理國如此運用並非偶

然，因為另一幅佛圖塔出土《華嚴經》的〈文殊菩薩當機啟問圖〉，扉頁圖雖然

與《華嚴經》無關，但佛身旁也出現八尊菩薩，構成八大菩薩。 

八大菩薩在不同經典中，所排序都不同，依據大理國當時密法也有相當影響

力來看，以及宋遼金時期，一般所指的八大菩薩為唐代不空（705-774 年）譯的

《八大菩薩曼荼羅經》：觀自在（觀音）、慈氏（彌勒）、虛空藏、普賢、金剛手、

曼殊室利（文殊）、除蓋障、地藏菩薩。19爾後，宋代法賢（？-1000 年）所譯《佛

說八大菩薩經》也是此八尊菩薩。20在雲南昆明地藏寺藏有一座經幢，大理國晚

期所雕刻，在經幢第三級雕刻：普賢、金剛手、除蓋障、地藏菩薩，在第四級分別

雕刻：文殊、觀音、彌勒、虛空藏菩薩，合計為八大菩薩，同上述經典記載。21 

此外，佛圖塔出土《華嚴經》的〈七處九會圖〉與元寧齋藏《華嚴經》的〈七

處九會圖〉，後者的雕版，對於後代的影響力似乎比前者大，在明初與晚明時期，

出現覆刻板，但整體工藝水平與表現，不及大理國的原雕版。22 

（三） 單幅善財童子雕版的展現 

善財童子童子在《華嚴經》中為極重要的角色之一，整部《華嚴經》闡述佛

的果德莊嚴世界，此世界的成就由無量劫以來，菩薩行的悲願所建構而成，善財

童子於佛會中受到文殊菩薩的啟迪，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菩薩指引南參諸

善知識，最終圓滿佛道，闡釋由凡轉聖的歷程，最終圓滿證入法界，所證之境界

等同華嚴教主、普賢菩薩、文殊菩薩等等。 

在北宋器重善財童子參訪諸善知識的情節，將「入法界品圖」轉換成獨立造

像的「五十三參圖」，例如《善財參問變相經》、《文書指南圖讚》傳世。23遼、金、

 
19 ［唐］不空譯，《八大菩薩曼荼羅經》，收錄《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20 冊，頁 675 上-676 上。 
20  此經八大菩薩順序如下：妙吉祥菩薩摩訶薩、聖觀自在菩薩摩訶薩、慈氏菩薩摩訶薩、虛空

藏菩薩摩訶薩、普賢菩薩摩訶薩、金剛手菩薩摩訶薩、除蓋障菩薩摩訶薩、地藏菩薩摩訶薩。［北

宋］法賢譯，《佛說八大菩薩經》，收錄《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14 冊，頁 751 下。 
21  劉長久主編，《中國石窟雕塑全集：雲南 貴州 廣西 西藏》第 9 卷（重慶：重慶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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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也器重善財童子的角色，在黑水城出土的《華嚴經》扉頁圖中，於佛會中不

乏出現善財童子於佛前請法，例如 TK61、TK98、Дx8270、TK142 等，甚至為

了彰顯善財童子的菩薩行，在 TK98〈普賢行願變相圖〉，善財童子行普賢十大願

的連環故事畫出現。而大理國卻將善財童子表現出，單幅版畫刊印於經文卷首與

卷尾，闡釋善財童子在《華嚴經》的重要性。 

四、 小結 

在宋、遼、金、西夏、大理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級特殊的時代，各地

方的統治者對於佛教基本上給予扶持乃至成為國教，各政權境內都有《華嚴經》

與華嚴教法流傳，卻展現出不同的佛教文化面貌。大理國所遺存的《華嚴經》相

關扉頁圖，可以看出華嚴教主使用智拳印，此手印本為密教金剛界大日如來專用

手印，此時期借用於華嚴教主身上，在遼、金、西夏亦有發現相關案例，表示顯

教華嚴教主，與密法大日如來，視為同體亦名。而大理國的華嚴教主常見造像，

頭頂不戴寶冠，身著偏袒右肩的袈裟，展現出地方的特色造像。此外，華嚴教主

造像在大理國以外的地域，都是配置華嚴十菩薩為眷屬，展顯華嚴教法以「十」

為圓滿的特殊性，而大理國受到密教的影響，卻配置八大菩薩，此種區域的獨特

造像，一直持續到明末。此時，各地域的善財童子造像，基本上差異不大，主要

都是童子貌的菩薩裝為主，用於華嚴佛會的扉頁畫中，呈現恭敬求法的樣貌。大

理國的善財童子扉頁圖，還發展出單幅刻本，附在《華嚴經》的卷首與卷尾，這

是其他地域《華嚴經》扉頁畫所未見到的情況。 

圖片出處 

圖 1 楊世鈺、趙寅松主編，《大理叢書．大藏經篇》卷 1，彩圖。 

圖 2 出處同上。 

圖 3 楊世鈺、趙寅松主編，《大理叢書．大藏經篇》卷 5，頁 654。 

圖 4 出處同上，頁 657。 

圖 5 出處同上，頁 740-742。 

圖 6 陳璞、尹恒編，《雲南古本經籍遺珍十種》，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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